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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国家起源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诸如生态、农业、人口增

长、内部冲突、传播、战争与征服、长途贸易或 （和）意识形态等不同因素都有可

能产生影响。各种因素的随机组合，催生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复杂社会。一个极端是

具有等级制度的强大帝国，另一个极端是平序政治实体 （ｈｅ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和城邦，两

者之间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极为多样的政治实体。中美洲的玛雅诸政

治实体未见等级结构、贵族控制与集权的证据；热带非洲的贝宁巨型社区则建立在

超社区政治整合的亲属原则之上。不同的案例中，国家与文明的特征或有所不同，

可见国家起源是多线性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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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起源与文明诞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自３００余万年前至约１万年
前，人类过着地方性小群体生活，主要通过四处游荡采集食物。自冰期结束和全新
世开启，人类逐渐转向动植物驯化。这大大提高了产量，导致定居、人口增长，社
会日益复杂化，并最终形成了国家和文明。大约５５００年前，最早的国家出现在美索
不达米亚，后来又相继在埃及、近东、中国和爱琴海出现。此后，国家成为越来越
多的人口选择群体性生活的组织形式。如今，几乎所有人都生活在某个国家疆域内。

尚未被统合进现代国家之内的人群，几难一见。有趣的是，仅有２５个大国存续时间
超过２００年，１６个国家超过３００年，且唯有中国和俄罗斯至今犹存。①

本文要探讨的国家形成案例，在气候条件、生态环境与历史年代上迥异：低地
玛雅政治实体发展于中美洲东南部湿热雨林；贝宁王国占据了非洲亚赤道地区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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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树草原的疆土。玛雅低地是前古典中美洲地区世界系统的半边缘地带。贝宁政治
实体则处在中世纪区域性世界系统的外围，并受到较发达核心社会的影响。在这类
地区，诞生了次生的早期国家。

两个案例皆以农业为基础，但技术水平迥然相异。① 公元１世纪中叶，冶铁技
术传入西非，但马匹则罕见。中美洲社会长期处于新石器技术水平，直至公元

９００—１０００年方知冶金。那里没有畜牧业，也不使用牲畜与轮车。从后勤能力的角
度而言，低地玛雅和贝宁以缺乏骑兵、严重依赖步兵与独木舟运输为特点。故而，

罗伯特·麦肯锡·内汀曾提出将玛雅和西非的生计做比较研究。②

一、国家起源之辩

当前，学术界对国家起源过程的理论认识已趋近某种极限。经过数十年争论，
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应将国家形成视为由生态环境、经济系统、人口增长、技术
创新及意识形态等内部因素和战争、压力、贸易、传播等外部因素共同激发的复杂
多因现象。③ 如乔纳森·哈斯所言，许多理论只有在说明某些确认的观点时才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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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解释国家起源。① 研究者在讨论中认定的许多要素，没有一个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当下，大多数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认识到，国家起源是一个由诸

多变量决定的复杂多变过程。②

国家形成的不同模型可分为两类互补的路径。功能论或整合论将国家起源归于

部落或酋邦的权力组织难以掌控社会的原因。据此观点，早期国家的权力是基于共

识而非武力。③ 冲突论的支持者认为，国家是一种稳定阶层社会和防止不同群体为

争夺关键生存资源而发生冲突的手段。自恩格斯开创性的著作 《家庭、私有制和国

家的起源》１８８４年出版以来，这条路径经常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冲突论

模型根据剥削关系、阶级斗争、战争、跨民族统治来解释国家的起源。④

整合论者与冲突论者的论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两种立场看似互不相容，

实则整合与冲突并存于国家的本质之中。其实，国家发挥着许多重要的社会职能，

如保护人民免受外敌入侵和犯罪作恶、执行组织职能等。同时，掌权者拥有日增的

获取资源和声望的条件，而其臣民只能屈服于自身卑下的地位。⑤ 历史学与人类学

非常关注国家权力的矛盾性。国家是权力工具，如权力自身一样具有两面性，兼具
“帮”与 “罚”两种属性。１９世纪，学者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性，并被恩格斯写进
《反杜林论》（１８７７）：“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

利益 （例如在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敌而发展成的国家，从此就具有了这样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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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的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① 对国家
的矛盾态度无处不在，它甚至被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邪恶力量。②

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是攫取权力的三个关键途径。③ 经济权力立足于控制关
键生产领域及资源的获取。军事权力本身首先体现为首领武装和训练支持者的能力。
意识形态通过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符号来提供支配地位，并对群体整合至关重要。
表面上看，国家起源一般是通过统治集团对行政要职的垄断而实现的。因为国

家性 （以特殊行政机构的形式）、阶级结构和私有制是在漫长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
起来的，故诸多学者断言，可在非国家简单社会和前工业化国家 （或早期文明）间
划分一些中间阶段。人类学和考古学曾将前工业化社会的政治演化分为三个阶段：
（１）大部分民众已经被排除在公共管理之外的前国家中程政治实体 （等级制酋邦及
其类似的平序政治实体）阶段；（２）初具行政管理机构雏形、但尚无私有财产的早
期 （或原始）国家阶段；（３）拥有强大官僚机构和私有财产的高度分层的前工业化
（农耕、传统、成熟的）国家阶段。④
我们认为，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在某种意义上是当代学者一厢情愿的幻想。数千

年来，大多数人群都生活在复杂多样的中心分散的社会里。⑤ 世界历史表明，在相
似的社会与自然环境条件下也会形成差异极大的政治实体。一个极端是没有权力等
级结构的复杂社会，另一个极端则是古典酋邦和早期国家。在两者之间，还有众多
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有别的中间形式。因此，当下许多学者采用诸如
“中程社会”“复杂社会”等较宽泛与较中性的术语。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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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６２页。

Ｐ．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Ｓｕｒ　ｌ’Ｅｔａｔ：Ｃｏｕｒｓ　ａｕ　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８９－１９９２），Ｐａｒｉ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　Ｓｅｕｉｌ，２０１２．
Ｍ．Ｍａｎｎ，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ｔｏ
Ａ.Ｄ.１７６０，ｖｏｌ．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ｔｃ．：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６．
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Ｇｅｌｌｎｅｒ，Ｐｌｏｕｇｈ，Ｓｗｏｒｄ　ａｎｄ
Ｂｏｏｋ：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Ю．В．Павленко，Раннеклассовыеобщесmва （ƨенезисипуmиразвиmия），Киев：Наук
думка，１９８９；Л．С．Васильев，ИсmорияВосmока，［Учебник.В２ m.］，Москва：

Высш．шк．，１９９３；Ａ．Ｗ．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ａｒｌｅ，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ａｇ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ｔｏ　Ａｇｒａｒ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Ｃ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Ｌ．Ｇｒｉｎｉｎ，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Ｆｒｏｍ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ａａｒｂｒｕｃｋｅｎ：Ｌａｍｂｅｒｔ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１；ｅｔｃ．
参见大卫·格雷伯与大卫·温格罗最近的热门综述 （Ｄ．Ｇｒａ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Ｄ．Ｗ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ｇｕｉｎ／Ａｌｌｅｎ　Ｌａｎｅ，

２０２１）。

Ｇ．Ｆｅｉｎｍａｎａ　ａｎｄ　Ｊ．Ｎｅｉｔｚｅｌ，“Ｔｏｏ　Ｍａｎｙ　Ｔｙｐｅｓ：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ｅｄｅｎｔａｒｙ　Ｐｒｅｓｔａｔ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ｖｏｌ．
７，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起，特别是２１世纪以来，国家起源的单线理论饱受批评，①
双线和多线理论逐渐广受认可。分辨被记录在不同社会多样性中的两种极端 （策略）

变得非常流行。等级或网络策略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立足于纵向的
权力结构和集中。它以贵族敛财、贵族对威望物品交换与工艺品生产的控制、对统
治者及其祖先的崇拜与由葬俗、意识形态和建筑等不同方面所反映的社会地位和等
级为特点。选择平序②或合作策略 （ｈｅ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③ 的社会，

以较分散的财富与权力分配、分节的社会组织、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宇宙观为特
点。其建筑强调标准化的风格。然而，平序或合作策略的社会不应被认为要比等级
或网络策略的社会更平等。平序社会的复杂性绝不亚于等级社会。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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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１９８４；Ｒ．Ｃｈａｐｍａｎ，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３；Ｌ．Ｆａｒｇｈｅｒ，Ｖ．Ｅｓｐｉｎｏｚａ　ａｎｄ　Ｒ．Ｂｌａｎｔｏ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Ｐｏｗｅｒ　ｉｎ　Ｌａｔｅ
Ｐｏｓｔｃｌａｓｓｉｃ　Ｈｉｇｈｌａｎｄ　Ｍｅｓ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ｖｏｌ．
３０，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１１）．

①　Ｎ．Ｙｏｆｆｅｅ，Ｍｙ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Ｓｔａｔ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Ｃｉｔｉｅｓ，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Ｔ．Ｒ．Ｐａｕｋｅｔａｔ，

Ｃｈｉｅｆｄｏｍ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ｌｕｓｉｏｎ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ｅｔｃ．：ＡｌｔａＭｉｒ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
平序或异构 （ｈｅｔｅｒａｒｃｈｙ），是克拉姆利 （Ｃａｒｏｌｅ　Ｃｒｕｍｌｅｙ）提出的一个概念，定义为：
“彼此之间关系平等的诸多元素，具有以许多不同方式分出等级的潜质。”如某俱乐部
会员是平等的，但各人的职业和社会地位可分出高低。伦福儒和巴恩的定义是：“一种
没有等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或以不同方式存在的社会等级。”前者如性别、族属和世
系，可谓 “异构”；后者如玛雅城邦、春秋战国和欧洲中世纪的公国，可谓 “平序”。
本文所论属于后者，即不同等级社会的共处。———译者注
“网络策略”（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与 “合作策略”（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是布兰顿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ｌａｎｔｏｎ）和他的同事使用的两个概念：他们的双过程理论假设政治领导人采
用两个基本过程之一来建立和维持权力。使用第一种，称为 “网络策略”，即政治领导
人利用与其他政体的关系、超自然力量或深奥知识和商品构建权力，并通过将其他人
排除在这些权力来源之外来维持权力。使用第二种，称为 “合作策略”，即政治领导人
利用亲属关系和社会群体的纽带来建立权力，并将权力与其广泛分享，但将自己定位
为 “平等中的第一人”。———译者注

Ｙｕ．Ｅ．Ｂｅｒｅｚｋｉｎ，“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ｓｉａ　ｖ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ｔｉｃ’Ａｍｅｒｉｃａ？”ｉｎ　Ｎ．Ｎ．Ｋｒａｄｉ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ｙｎｓｈａ，ｅｄ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Ｖｌａｄｉｖｏｓｔｏｋ：Ｄａｌ’ｎａｕｋａ，１９９５；Ｙｕ．Ｅ．
Ｂｅｒｅｚｋｉｎ，“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ｏｎ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ｎｇｅ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　Ｎ．Ｎ．Ｋｒａｄｉｎ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Ｖｌａｄｉｖｏｓｔｏｋ：Ｆａ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ＲＡＳ，２０００；Ｃ．Ｌ．Ｃｒｕｍｌｅｙ，“Ｈｅｔ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ｉｎ　Ｒ．Ｍ．Ｅｈｒｅｎｒｅｉｃｈ，Ｃ．Ｌ．Ｃｒｕｍｌｅｙ　ａｎｄ　Ｊ．Ｅ．Ｌｅｖｙ，

ｅｄｓ．，Ｈｅｔ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５；Ａ．Ｖ．Ｋｏｒｏｔａｙｅｖ，“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Ｎ．Ｎ．Ｋｒａｄｉｎａ　ａｎｄ　Ｖ．Ａ．Ｌｙｎｓｈａ，ｅｄ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社会网络策略与合作策略的二分法，是全球社会文化发展
过程一般性规律的一个非常重要而特定的案例：将各种文化归入这两个范畴通贯于
整个人类史。在从觅食者到现代国家的社会文化复杂化的每一层面上，我们都可以
见到按网络或合作模式组织起来的各种文化，而在社会进化的任何阶段，每种类型
都有许多模式。①网络社会与合作社会的划分，虽然绝非刻板和绝对，但它不仅是人
类社会史上的一种永恒事实，甚至还可以超越历史：网络原则和合作原则 （分别称
为 “专制型”和 “平等型”）的共存，见于具有相同形态和认知发展水平的非人灵
长类动物中，包括属于同一物种的灵长类种群。②

二、国家与文明的定义

自马克斯·韦伯以来，将国家界定为可合法地使用武力的政治组织，在传统社
会科学中占有主导地位。众多人类学家认为，这一特征正是酋邦和国家最重要的分
野。酋邦的统治者只有基于共识的权力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ａｌ　ｐｏｗｅｒ），即权威。而在国家里，

政府可以动用合法的暴力实施制裁。③ 有人反对这个观点。卡内罗认为，许多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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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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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ｓ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３７，ｎｏ．１ （Ｆｅｂ．
１９９６）；Ｄ．Ｍ．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　ａｎｄ　Ａ．Ｖ．Ｋｏｒｏｔａｙｅｖ，ｅｄ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Ｍｏｓｃｏｗ：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０；Ｍ．Ｂｅｒｅｎｔ，“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Ｐｏｌｉ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Ｇｒｅｅｋ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　Ｎ．Ｎ．Ｋｒａｄｉｎ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Ｊ．Ｈａａｓ，ｅｄ．，Ｆｒｏｍ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Ｒｕｌｅ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ｌｅｎｕ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１；Ｌ．Ｅ．Ｇｒｉｎｉｎ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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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还没有垄断使用武力的权力，如盎格鲁—撒克逊法律明确写着 “盗贼，人可得

而诛之”（不用诉诸专门的执法机构），甚或能为此获得某种奖赏。①

某些研究者认为，国家的主要特征是具有政府和 （或）官僚机构。② 但国家政

府由多少官员构成———是几个人，还是集体认同的一大群人？事实上，履行某些行

政职责的人员到处可见，即使在易洛魁部落、希腊城邦或非洲酋邦。这些人员可分

为三类：（１）“其活动包含多种政府职能的一般公职人员”；（２）“其政府行为仅限于

政府管理某一方面的专职人员”；（３）非正式公职人员，“他们由于特殊的身份或地

位，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但其主要职业并不与政府直接相关 （祭司、侍从、士兵

等）”。③ 一般和非正式公职人员既存在于早期国家，也存在于酋邦。因而，只有专

职人员的出现，才能作为国家的特征。或许，这是国家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魏特夫极其简练地指出：“国家意味着由专业人士组成的政府。”④

国家的主要特征就是由行政人员职业化造成的专业化，亦即官僚体制的形成，

它在本质上与非亲属社会直接相关。⑤ 恰如斯宾塞所言，“政府管理……本质上就是

官僚制的”。⑥ 或如哈斯声称，存在 “制度性官僚机构”，在许多基本特点中位于
“国家组织形式的核心”。⑦

此外，我们称之为国家行政 （或政府）的组织是由许许多多人组成的。国家不

是由参与管理或行政活动的分散的个人组成的，而是由管理者组成的；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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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ＳＡ，ｖｏｌ．１００，ｎｏ．２０ （Ｏｃｔ．２００３），ｐ．１１１８５．
Ｊ．Ｈａａｓ，“Ｔｈｅ　Ｒｏａｄｓ　ｔｏ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ｉｎ　Ｎ．Ｎ．Ｋｒａｄｉｎ　ａｎｄ　Ｖ．Ａ．Ｌｙｎｓｈａ，ｅ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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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由适当的组织和机构组成的总和。这些机构拥有内部结构，并由一定数量履
行特定职责而获取薪酬的雇员组成。这个结构可能包含专门的分支机构或部门 （如
部、办公室等），也可能集中在统治者的宫廷。应当注意，平序社会的权力不同于具

有多层次官僚等级的地域国家的权力。①

柴尔德曾将国家等同于文明。② 早在１８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弗格森就将人类历
史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蒙昧”“野蛮”与 “文明”。其后，该思想被摩尔根

和恩格斯发扬光大。③ 这种方法是世界历史分期框架的变体之一，认为历史进程是
通过阶段或时期持续向前发展的。文明被定义为 “后原始社会阶段”。我们能看到对

文明不同的解释。汤因比将文明视为一种地方文化，而文明史就是一部由很多大型
地方历史形态组成的历史。埃利亚斯则将文明定义为人类文化和行为累进的转型
过程。④

柴尔德试图从考古材料中推导出用以判定文明 （和国家）的 “抽象标准”。⑤ 但
是，城市作为他的第一项标准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其他文明和国家的标准，如

纪念性公共建筑、文字和专门手工业等，早已见于无国家的社会，相反，它们可能
为早期国家所不见。丧葬仪式反映的社会分层乃国家和酋邦所特有。从工艺品生产
或贸易与交换水平来判断某社会是不是国家并非易事。纪念性建筑并非仅见于国家，

也见于酋邦和其他早期复杂社会。⑥ 即使聚落形态考古中最流行的标准———聚落等
级的层级数量 （二或三层对应酋邦，四层及以上对应国家）也无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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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研究证明，在政治整合 （国家）和社会分层 （阶级）之间存在着很强相
关性。故可推论，国家的发展 （政治发生）在很大程度上与阶级的形成同步。不过
也有许多案例显示，非常高的社会分层曾出现在政治组织很弱的社会里，而在阶层
分化很弱的社会中有时也能建立强大的集权。文字记录与国家形成的相关性研究显
示，许多拥有发达等级制的社会并无文字，而一些拥有发达文字的社会并无强大集
权的国家组织。比如，很多前殖民时代的非洲早期国家对文字一无所知，而欧洲凯
尔特人或伊比利亚人以及复活节岛上的波利尼西亚酋邦是众所周知使用文字的非国

家社会。同样的复杂关联也可见于城市化、政治等级和社会分层之间。① 因此，酋
邦或其他复杂政治实体与国家／文明之间的界限其实并不明显。显然，国家和文明并
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三、佩滕地区前古典期的玛雅政治实体

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到公元１０００年间，玛雅低地的核心区在佩滕，大致相当于今天
危地马拉的佩滕省和墨西哥南部的坎佩切州和金塔纳罗奥州。根据佩滕湖出土的花
粉数据，最早种植玉米的玛雅农民约在公元前２５００年来至此地。其后，只是约在公
元前１２００年到前９００年，才出现制陶的定居社群。

前古典中期 （前１０００—前３５０）。早期建筑工程的例子所知极少，如在帕西翁地
区的塞巴尔见有年代为公元前１０００年的仪式性复合体，但无可以辨认的定居聚
落。② 其他如霍尔穆尔河谷的西瓦尔见有被平整过的公共空地 （约前８５０），存在村
落居民社会等级初步分化的证据 （诸如陶器、海贝和绿玉等舶来品）。③ 这一时期的
墓葬很少，但伯利兹北部奎洛出土的材料显示，标志家庭社会地位的威望物品分布
在不同年龄和性别的群体中。④ 总体而言，公元前１０００—前８００年，玛雅低地社会
还处于村落水平，并无超群体的组织。这些社群由生活在小型家户中的核心家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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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很可能通过仪式纽带团结在一起。

从大约公元前８００年起，具有天文与仪式功能的新型纪念性建筑Ｅ－ｇｒｏｕｐ① 传
播开来。这类建筑可能源于奥尔梅克文化，建筑里经常发现有献祭用品。其空间分
布表明了一批新兴政治实体的景观 （西瓦尔、埃尔帕尔马、纳克贝、纳兰霍、尼克
斯顿·奇齐、圣巴托洛、蒂卡尔和瓦夏吞）。②

我们发现，玛雅低地在公元前７００—前６００年间人口和社会复杂性快速增长。

与之相伴的是纪念性建筑的巨大投入、聚落等级的确立、长途贸易和手工艺生产的
增加以及复杂符号系统的成形。米拉多盆地的遗址 （如纳克贝、埃尔帕尔马等），在
公元前５００—前４００年间修建了大型金字塔。③ 此外，瓦夏吞、蒂卡尔、西瓦尔、纳
兰霍、亚克斯哈和尼克斯顿·奇齐等也是佩滕地区重要的中心。最早的纪念性石雕
是不加装饰的石碑和祭坛，有时被安放在Ｅ型建筑群的中轴线上。

赖斯和皮尤根据遗址规模和Ｅ型建筑群数量，划分出佩滕伊察区三级聚落：（１）尼
克斯顿·奇齐核心区占地１１０公顷，有三个Ｅ型建筑群；（２）次级中心占地１０公顷，

拥有一个Ｅ型建筑群；（３）乡村聚落。在霍尔穆尔河谷，类似的三级聚落以西瓦尔为
首，有５个Ｅ型建筑群，暨各有１个Ｅ型建筑群的８个次级中心。④ 三级系统也见于
尤卡坦西北部，包括村寨、拥有中等公共建筑的乡镇和大型中心遗址 （克斯托博、

昆切等）。其仪式活动主要依赖球类运动，但佩滕地区的球场极为罕见。⑤

理查德·汉森指出， “形成中的行政贵族”以通过不同方式敛财、开采自然资
源、组织精耕细作与强化劳动为特点。⑥ 其中，农业的精耕细作包括从附近沼泽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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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塔看，东边的三座建筑标志着日出时太阳在分点和至点的位置，它们也被称为Ｅ
组。———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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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大量淤泥，堆积在高档建筑群附近的梯田与农田里。

遗址层面聚落形态的转变反映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大约公元前４００年，核心家

庭的家户被所谓的 “普拉祖埃拉”（或庭院）取代，它们由２—６座房屋构成，住着

延伸家庭的家户。它们的出现，很可能是由形成中的贵族强化资源开发而造成的。

前古典晚期 （前３５０—１５０）。此期玛雅文明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危地马拉北部

先前发掘与最近激光雷达勘测的结果，① 证明了古典晚期建筑修建 （金字塔、堤道、

防御工事）的可观投入与景观改造 （农业与防御的遗迹）。

建筑的主要发展是三元建筑群的出现，② 有的就覆盖在先前的Ｅ型建筑群上。

公共开放空间转变为限制出入的建筑复合体，很可能标志着社交距离的持续扩大。

另外一项重要创新是，以雕刻面具式样的带饰代表最重要的超自然物体，如主鸟神、

有灵圣山等。他们将金字塔视为万物起源之山，是食物、水和生命之源。

危地马拉北部米拉多盆地的埃尔米拉多在公元前３００年到公元１５０年间是最大

的玛雅遗址，占地面积超过４００公顷。公元前４世纪短暂中断后，该遗址建造起高

４０—７０米、底面积达６００×３００平方米的巨大建筑。类似建筑也出现在米拉多盆地

其他地方 （纳克贝、瓦克纳、廷特尔、苏尔纳尔等）。③ 最密集的建筑项目始建于约

公元前１５０—前１３０年。大约公元前３５０年，三元建筑群开始出现在西瓦尔，且每

隔８０—１００年就进行一次重建。④ 这证明了资源和劳动力的高度集中。瓦夏吞和蒂

卡尔是佩滕中部两个彼此竞争的中心，瓦夏吞纪念性建筑的规模似乎更大。⑤

米拉多盆地聚落形态的考古材料从未充分出版。霍尔穆尔河谷证明有四层聚落

等级。西瓦尔拥有２０００—５０００人，半径３公里内生活着多达１００００人。⑥ 西瓦尔半

径１２千米范围内约有２０个祭祀和行政中心，可分为两级。次级中心有Ｅ型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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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元建筑群、球场、宫殿以及与外部纪念性建筑群相连的堤道，有的也与西瓦尔相
连。三级中心环绕着次级中心，建有一个小型Ｅ型建筑群和一个中等贵族住宅群。①

聚落等级最底层是农村社区和规模不等的小群体。在佩滕诸湖中部的亚克斯哈地区，

聚落是否建有Ｅ型建筑群，是亚克斯哈这个占地１００平方千米的政治实体与其他政
治实体的区别。②

等级也能从堤道系统的结构来推断。米拉多盆地遗址间与遗址内人为筑高的堤

道 （“萨克贝”，又称 “白路”）出现在公元前４００年，修筑高峰期在公元前３００—

前１年。激光雷达勘察证实，遗址间堤道主要与前古典期聚落中心如西瓦尔、圣巴

托洛相伴。其中一些堤道长２２千米，宽１０—２０米。埃尔米拉多实际是整个米拉多
盆地堤道系统的中枢。③ 霍尔穆尔河谷遗址间的堤道将西瓦尔与各次级中心连接
起来。④

墓葬等级形态在前古典晚期确立。蒂卡尔和瓦克纳在公元前２００—前５０年间已
有正式建造的王室墓葬。霍尔穆尔河谷的次级中心遗址中也有一些高等级墓葬。

前古典晚期玛雅象形文字出现。中美洲瓦哈卡或墨西哥湾等地，早已使用
奥尔梅克文字。⑤ 最近对圣巴托洛出土彩绘文本的研究可将它们上溯至公元前３
世纪。⑥ 这些文本主要是壁画和各种可携物件上的彩绘铭文，后者包括胸饰、吊

坠、石雕像、祭祀血书。纪念碑铭极为罕见，有些早就已毁。可携带文本主要用作
财产报告，也记录历法仪式、国王登基和放血仪式。它们经常提到国王或 “阿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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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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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Ｃａｎｕｔｏ　ａｎｄ　Ｆ．Ｅｓｔｒａｄａ－Ｂｅｌｌｉ，“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ｙａ
Ｌｏｗｌａｎｄｓ，”ｉｎ　Ｍ．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Ｊ．Ｇｕｅｒｎｓｅｙ，ｅｄｓ．，Ｅａｒｌｙ　Ｍｅｓ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ｉｏ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Ｎ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２，ｐｐ．９５－９６．
Ｖ．Ｆｉａｌｋｏ，“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ｏ　ｄｅ　ｄｅｓａｒｒｏｌｌｏ　ｐｏｌíｔｉｃｏ　ｄｅｌ　ｅｓｔａｄｏ　ｍａｙａ　ｄｅ　Ｙａｘｈá：ｕｎ　ｃａｓｏ　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ｉａ　ｄｅéｌｉｔｅｓ　ｙ　ｒｅａｄｅｃｕａｃｉóｎ　ｄｅｎｔｒｏ　ｄｅ　ｕｎ　ｍａｒｃｏ　ｄｅ　ｃｉｒｃｕｎｓｃｒｉｐｃｉóｎ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ｉｎ　Ｍ．－Ｃｈ．Ａｒｎａｕｌｄ　ａｎｄ　Ａ．Ｂｒｅｔｏｎ，ｅｄｓ．，Ｍｉｌｌｅｎａｒｙ　Ｍａｙａ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Ｐａｓｔ　Ｃ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ｏｎｌｉｎ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ｓｏｗｅｂ．
ｃ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ＭＳ／１７＿Ｆｉａｌｋｏ．ｐｄｆ．
Ｒ．Ｄ．Ｈａｎｓｅｎ，“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ａｙａ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
Ｌｏａ　Ｐ．Ｔｒａｘｌｅｒ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Ｓｈａｒｅｒ，ｅｄｓ．，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Ｍａｙａ　Ｓｔａｔｅｓ，ｐｐ．３６９－３７３．
Ｍ．Ａ．Ｃａｎｕｔｏ　ａｎｄ　Ｆ．Ｅｓｔｒａｄａ－Ｂｅｌｌｉ，“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Ｕｒｂ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ａｙａ
Ｌｏｗｌａｎｄｓ，”ｐｐ．９４－９５．
Ｊ．Ｍａｒｃｕｓ，Ｚａｐｏｔｅｃ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ｎ　Ａｒｂｏｒ：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ｐｐ．６１－７０；Ａ．Ｄａｖｌｅｔｓｈ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ｌáｓｑｕｅｚ　Ｇａｒｃíａ，“Ｌａｓ　ｌｅｎｇｕａｓ
ｄｅ　ｌｏｓ　ｏｌｍｅｃａｓ　ｙ　ｓｕ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ｄｅ　ｅｓｃｒｉｔｕｒａ，”ｉｎ　Ｍ．Ｔ．Ｕｒｉａｒｔｅ，ｅｄ．，Ｏｌｍｅｃａｓ，Ｍéｘｉｃ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ｄａｄ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óｎｏｍａ　ｄｅ　Ｍéｘｉｃｏ，Ｊａｃａ　Ｂｏｏｋ，２０１８．
Ｄ．Ｓｔｕａｒｔ　ｅｔ　ａｌ．，“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ａｙａ　Ｃａｌｅｎｄａｒ　Ｒｅｃｏｒｄ　ｆｒｏｍ　Ｓａｎ　Ｂａｒｔｏｌｏ，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ｖｏｌ．８ （Ａｐｒ．２０２２）．



（“大声说话者”“发号施令者”），但不提其他贵族或官员。看来当时已有正式的国
王称号 （所谓 “徽章符号”）。它们根据该政治实体主要中心之名而定，如 “卡奴
尔·阿贾”、“卡奴尔王”（迪齐班切）、“巴克斯维茨·阿贾”、“巴克斯维茨王”（苏
尔顿）等。也有几个王朝使用非标准称号，可能反映了更古老的方式。

前古典晚期王权意识形态的中心主题是玉米神成为第一位国王的神话。它详细
表现在圣巴托洛的壁画上。① 其高潮是从天国降临的主鸟神落败，并被剥去王袍。

随后是玉米神堕入阴湿的冥界，起死回生，被加冕为首位统治者。圣巴托洛历史上
的国王吹嘘自己是被加冕的统治者，与玉米神登基为王相提并论。

近年来，一些学者倾向于将中美洲早期复杂政治实体定义为 “王国”，而不具体
区分它们是酋邦或国家。② 其他学者则强调，早期国家在公元前８世纪就已出现。③

但材料显示，明确的门槛约出现在公元前３５０—前３００年之间。此后，玛雅诸政治
实体的面积和人口不断扩增，等级愈加复杂，使用象形文字，并发展出独特的王权
意识形态模式。前古典中晚期过渡的重要性，对古代玛雅显而易见。据传，像纳兰
霍、瓦夏吞与苏尔顿等最古老的重要王朝，年代可上溯至公元前３００—前２５０年。

其他王朝 （埃尔秘鲁和蒂卡尔）较晚，创建时间约在公元１世纪。

前古典中期晚段 （前６００—３５０）。玛雅政治实体可定为复杂酋邦，以三层聚落
等级、精耕细作农业、纪念性建筑和初步城市化为特征。最初的早期国家形成于公
元前４世纪和前３世纪，它们有四层聚落等级、大型和复杂的城市中心、各种类型
的纪念性建筑等。这种复杂性显示，当时已有行政官员与朝臣的存在，但他们只见
于古典期的象形文字铭文中。④

玛雅首次崩溃 （１００—２００）。公元１５０年后，埃尔米拉多、纳克贝与西瓦尔等重
要中心被废弃，再未恢复。在西瓦尔和蒂卡尔，有战争加剧的证据 （筑墙、焚烧
等）。⑤ 蒂卡尔与瓦夏吞等其他中心，在公元１５０—２５０年间也衰落了，但后来又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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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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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了它们的地位。① 有些政治实体恰在这个动荡年代崛起。如根据伊茨默特王朝传
统，这个中程王国建立于公元２００—２２０年间。② 很可能是一些复杂因素，包括地貌
改变 （水位下降）、气候变化与军事竞争加剧，最终引发了这场危机 （见表１）。

表１　佩滕地区诸玛雅政治实体演变的动力

年代

标志　　　
公元前１０００年 公元前８００年 公元前５００年 公元前２００年 公元２００／２５０年

纪念性建筑 － ＋ ＋ ＋ ＋

城市化 － － ＋ ＋ ＋

文字 － － － ＋ ＋

官僚机构 － － － ？ ？

法律 ？ ？

　　　注：“－”表示标志国家和文明的某些特征尚未出现， “＋”表示标志国家和文明的某些特征已经出现，

“？”表示标志国家和文明的某些特征是否出现尚不明悉。表２同。

四、贝宁王国

位于今尼日利亚西南部的西非贝宁王国，作为一个大型网状政治实体形成于

１３—１５世纪中叶。它始于第二王朝的肇建，并延续到１５世纪晚期至１７世纪初区域
性超级大国 “贝宁帝国”形成。１５世纪晚期，贝宁已从第一王朝时期的复杂酋
邦———在最强大酋邦领导下的一群酋邦，发展为一个巨型社群，其结构能用４个同
心圆组成的一个倒锥体加以描绘。③ 这些 “圆圈”的前三个分别是扩展家庭、社群、

酋邦，最后是最大的 “圆圈”，它是把上述三层小圈包括在内的整个王国。只有巨型
社区才是真正的 “中心”，它 “凌驾于”所有社会政治组成部分之上。这个中心建立
了真正有效而稳定的超酋邦权威———奥巴制度与拥有各类头衔的酋长；其最重要部
分在１５世纪晚期已经确立。正是这点，成为贝宁城和其他数十个原始城市争夺全贝
宁中心地位的决定性 “理由”。正是这个转变，使贝宁城变成了一个城市，而其他原
始城市最终降格为大型村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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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Ｍ．Ｋｏｖá，“Ｃｒｅｃｉｍｉｅｎｔｏ，ｃｏｌａｐｓｏ　ｙ　ｒｅｔｏｒｎｏ　ｒｉｔｕａｌ　ｅｎ　ｌａ　ｃｉｕｄａｄ　ａｎｔｉｇｕａ　ｄｅ　Ｕａｘａｃｔｕｎ（１５０
ａ．Ｃ．－３００ｄ．Ｃ．）．”

Ｄ．Ｂｅｌｉａｅｖ　ａｎｄ　Ｓ．Ｖｅｐｒｅｔｓｋｉｉ，“Ｌｏｓ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ｏｓ　ｄｅ　Ｉｔｓｉｍｔｅ （Ｐｅｔéｎ，Ｇｕａｔｅｍａｌａ）：

Ｎｕｅｖｏｓ　ｄａｔｏｓ　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ｃｉｏｎｅｓ，”Ａｒｑｕｅｏｌｏｇíａ　Ｉｂｅｒｏ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ｖｏｌ．３８，２０１８．
第一王朝，即奥格伊索王朝，因国王称为奥格伊索而得名，约存在于１０—１２世纪；第
二王朝，即奥巴王朝，国王称为奥巴。———译者注

Д．М．Бондаренко，Доимперский Бенин：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и эволюция сисmемы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mическихинсmиmуmов，М．：ИнститутАфрикиРАН，２００１；Ｄ．Ｍ．
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Ａ　Ｈｏｍｏａｒｃｈｉｃ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ａｒｃｈｉｃ　Ｓｔａｔｅ：Ｂｅｎ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从奥格伊索时代开始，这个巨型社区就继承甚至强化了复杂酋邦的特征，并以

平序族群 （ｅｔｈｎ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和贵族不劳而获为特点。①但是两种社会类型的差

别确实是根本而又显著的。尤其是与奥巴及典型复杂酋邦的统治者相反，奥格伊索
并无正式和合法实施强制手段的机构。不过，巨型社区不仅有别于复杂酋邦，也异
于国家。整个奥巴王朝时期，社区始终是贝宁社会的样板制度。因为社区以延伸家
庭的亲属关系为基础，于是整个超复杂社会主要不是以地域 （超血缘）关系组织起

来的。结果，没有专业行政人员不靠裙带关系上台，并在官僚的阶序上仰仗上司之
鼻息。尽管巨型社区机构凌驾于地方社区和酋邦之上，并建立起它们的政治主导地
位，但贝宁社会从根本上讲仍是公社，地域关系并无超越亲属关系的优先地位，甚
至那些最高级别的总督也无法成为专门的行政人员或官僚。②

建立贝宁王国的比尼人拥有一些储存与传递社会、政治、文化等重要信息的有
效手段，但从未发展出一套文字系统。③ 因而，他们也从未有成文法律。但贝宁却
有一套以习惯法与统治者口头法令为基础发展起来、以解决不同社会层面重要问题
的完备而清晰的法规系统。④ 这套法规系统随政治实体的日益成长而发展，并在１５
世纪晚期贝宁整个制度体系形成之际，成为连贯而涵盖所有方面的系统。同时，贝
宁已不再是非国家社会。其整体社会文化和政治复杂性的发展高度，与各种归于所
谓 “早期”和 “原始”国家或各种理论提及的其他国家相比毫不逊色。⑤

奥格伊索的疆域为４５００—５０００平方千米，⑥ 奥巴在此基础上扩张他们的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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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ｔｈｅ　１３ｔｈ－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４，ｎｏ．２ （Ｓｅｐ．２００５）；

Ｄ．Ｍ．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Ｔｈｅ　Ｂｅｎ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３ｔｈ－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Ｍｅｇ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Ｄ．Ｍ．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Ｓ．Ａ．Ｋｏｗａｌｅ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Ｄ．Ｂ．Ｓｍａｌｌ，ｅｄ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①　 Ｈ．Ｈ．Крадин，“Вождество：современноесостояниеипроблемыизучения，”Ранние

формыполиmическойорƨанизации：оmпервобыmносmикƨосу∂арсmвенносmи，Отв．ред．
В．А．Попов，М．：Изд．фирма“Вост．лит．”，１９９５，ｃ．１１－６１．
参见Ｄ．Ｍ．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Ａ　Ｈｏｍｏａｒｃｈｉｃ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ｍｏａｒｃｈｉｃ　Ｓｔａｔｅ：Ｂｅｎ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１３ｔｈ－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ｐｐ．３５－４３；Ｄ．Ｍ．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Ｈｏｍｏａｒｃｈｙ：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１３ｔｈ－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Ｂｅｎ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ｓ　ａ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ｙ，ｐｐ．６４－８８．

Д．М．БондаренкосП．М．Рёзе，“Укреплениесакральнойвласти：условныезначкии

рисунки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хранения и передачи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в
доколониальномБенине，”Сакральноенаmра∂иционномВосmоке，Ред．А．Л．Рябинин，

М．：Институт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РАН，２０１７，ｃ．４５８－４７９．
Ｊ．Ｕ．Ｅｇｈａｒｅｖｂａ，Ｂｅｎｉｎ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ｕｓｔｏｍ，Ｐｏｒｔ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Ｎｉｇｅｒ　Ｐｒｅｓｓ，１９４９．
Ｈ．Ｊ．Ｍ．Ｃｌａｅ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Ｐ．Ｓｋａｌｎｉｋ，ｅｄｓ．，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ｔｅ；Ｇ．Ｍ．Ｆｅｉｎｍａｎ　ａｎｄ　Ｊ．
Ｍａｒｃｕｓ，ｅｄｓ．，Ａｒｃｈａ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
Ｊ．Ｕ．Ｅｇｈａｒｅｖｂａ，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ｅｎｉｎ，Ｉｂａｄａｎ：Ｉｂａ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



口述传统、考古学和民族志及其他所有证据表明，一直到１５世纪中叶，扩张战争和
移民发挥着同等的作用，并从一开始就携手并进；而贸易只是在１５世纪中叶这个过
程的最后阶段才变得重要，但此后变得极其重要 （与邻居和欧洲人的贸易）。

首任奥巴埃维卡就曾对居住于尼日尔河三角洲及贝宁东部的西伊格博人发动过

一次军事行动，并支持向北部库库鲁库地区移民。①埃维卡去世后，其子奥莫罗迪恩
争夺王位失败，被迫带领追随者离开，在贝宁北部伊比奥萨孔人的土地上建立了乌
沃卡聚落。② 奥巴王朝第四任奥巴埃维多将其居所从乌扎玛众酋长直接控制的贝宁
城区搬到另外的地方，并修建了坚固的宫殿，直到英国殖民者将其捣毁。这个故事
被考古证据所确认，③ 故可视为贝宁建造纪念性建筑的开端。埃维多本人奉行侵略
性的外交政策，④ 他的长子奥布博不止一次对西伊格博人发动长期的军事行动。⑤

这些政策规模更大，根基也更牢固。

继任者奥巴奥古拉，是奥布博的弟弟，他以对强大邻居乌多的征战而闻名，并
制止和逆转了后者对贝宁的侵略。最终，奥吉奥博将军的贝宁军队占领了乌多，并
被任命为依附于奥巴的乌多新统治者。⑥ 奥古拉也鼓励向人口稀少之区移民。⑦ 奥
古拉之子乌达格贝多统治时期，贝宁向外移民的规模更大。他们除了按照传统朝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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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Ｃｏｎｎａｈ，“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Ｂｅｎｉ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１，

１９７２，ｐ．３５；Ｇ．Ｃｏｎｎａｈ，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Ｂｅｎｉｎ：Ｅｘｃａ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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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ｎｉｎ　Ｃｉｔｙ：Ｂｅｎｄｅｌ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Ｃｏ．，１９８９，ｐ．１９．
Ｊ．Ｕ．Ｅｇｈａｒｅｖｂａ，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ｅｎｉｎ，ｐ．１２；Ｊ．Ｕ．Ｅｇｈａｒｅｖｂ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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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尔河三角洲移民外，还首次向西部移民。通常，大多数移民由奥巴的儿子们领

导———以这样的方式可以暂时解决人口过剩和权力之争的难题。① 后续的奥亨和埃

格贝卡统治时期，移民继续。尤其是埃格贝卡统治时期 （１４世纪晚期），迁往尼日

尔河三角洲地区的贝宁移民成为现代乌尔霍博人群的基础。②

第一 “奥巴战士”、伟大埃瓦雷王统治时期 （约１４４０—１４７３），该国变得幅员辽
阔和人口众多，仅军队就有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名战士。③ 口述传统讲述了埃瓦雷征服诸
多聚落的事迹。④ 埃瓦雷则用军事与汹涌移民的手段，开始了广泛而系统的扩张。
通常，以执行夺取土地任务的部队为基础永久驻军，或从贝宁向所征服的土地移民。
在埃瓦雷时代，贝宁多方向扩张极具战略意义：向东到尼日尔河右岸的伊格博人和
伊乔人之地；向南到海边；尤其向北和西北方向扩张到约鲁巴人居住的埃基蒂、伊
耶沙和翁多等地。
埃瓦雷的将领们在约鲁巴地区攻城略地，最终征服了位于最西部和北部贸易要

道十字路口上的城镇奥沃和阿库雷———并直达约鲁巴与努佩地区，可能还到达了豪
萨镇和博努镇。扩大与远近邻居的贸易联系，在几个世纪里为贝宁带来了源源不断
的新财富。首先，对外贸易被用来充实和增强中央政府。很可能从１５世纪下半叶开
始，各方贸易都已经掌握在由奥巴资助且由宫廷首领所控制的专门团体成员手中。⑤
尽管一些研究者强调，此类贸易团体只是到１９世纪才出现，⑥ 但毋庸置疑的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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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Ｗ．Ｗａｒｄ，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ｌｄ　Ｃｏａｓｔ，Ｌｏｎｄｏｎ：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１９４８，ｐｐ．
１２６－１２７；Ｊ．Ｕ．Ｅｇｈａｒｅｖｂａ，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ｂｅｓ，Ｂｅｎｉｎ　Ｃｉｔｙ：Ｋｏｐｉｎ－Ｄｏｇｂ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６，

ｐ．１０；Ｅ．Ｇ．Ｐａｒｒｉｎｄｅｒ，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Ｋｅｔｕ，ａ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Ｙｏｒｕｂａ　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ｂａｄａｎ：

Ｉｂａｄ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９；Ｅ．Ｂ．Ｅｗｅｋａ，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ｅｎｉｎ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Ｔｉｔｌｅｓ，Ｂｅｎｉｎ　Ｃｉｔｙ：Ｕｎｉｂｅ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１９９．
Ａ．Ｓａｌｕｂｉ，“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ｒｈｏｂｏ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Ｎｉｇｅｒｉａ，ｖｏｌ．１，ｎｏ．３ （Ｄｅｃ．１９５８），ｐ．１８５；Ｏ．
Ｏｔｉｔｅ，ｅｄ．，Ｔｈｅ　Ｕｒｈｏｂｏ　Ｐｅｏｐｌｅ，Ｉｂａｄａｎ：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２，ｐｐ．１３－
１５，２３，８９，１８３．
Ｊ．Ｕ．Ｅｇｈａｒｅｖｂａ，Ｂｉｎｉ　Ｔｉｔｌｅｓ，Ｂｅｎｉｎ　Ｃｉｔｙ：Ｋｏｐｉｎ－Ｄｏｇｂ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６，ｐ．３４；Ｊ．Ｕ．
Ｅｇｈａｒｅｖｂａ，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ｉｂｅｓ，ｐ．１３．
Ｊ．Ｕ．Ｅｇｈａｒｅｖｂａ，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Ｂｅｎｉｎ，ｐ．１４；Ｅ．Ｂ．Ｅｗｅｋａ，Ｔｈｅ　Ｂｅｎｉｎ
Ｍｏｎａｒｃｈｙ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２０．
Ｐ．Ｍ．Ｒｏｅｓｅ，“Ｅｉｎｅ　ｉｎ　Ｖｅｒｇｅｓｓｅｎｈｅｉｔ　ｇｅｒａｔｅｎｅ　Ｒｅｉｓｅ：Ａｎｄｒｅａｓ　Ｊｏｓｕａ　Ｕｌｔｚｈｅｉｍｅｒ　ｉｍ　Ｋöｎｉｇｒｅｉｃｈ
Ｂｅｎｉｎ，”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Ｎáｐｒｓｔｅｋ　Ｍｕｓｅｕｍ，ｖｏｌ．１４，１９８７，ｓ．１９４－１９５；Ｐ．Ｍ．Ｒｏｅｓｅ，
“Ｋｒｉｅｇｆüｈ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Ｗａｆｆｅｎ　ｉｍ　ａｌｔｅｎ　Ｂｅｎｉｎ（Ｓüｄｎｉｇｅｒｉａ），”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ｓｃｈ－Ａｒｃｈä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ｖｏｌ．３３，ｎｏ．３，１９９２，ｓ．４４０；Ｅ．Ａｉｓｉｅｎ，Ｂｅｎｉｎ　Ｃｉｔｙ，ｐｐ．２３－２４．
Ａ．Ｒｙｄｅｒ，Ｂｅｎ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１４８５－１８９７，Ｌｏｎｄｏｎ，Ｈａｒｌｏｗ：Ｌｏｎｇｍａｎｓ，

１９６９，ｐ．９０；Ｐ．Ａ．Ｉｇｂａｆｅ，Ｂｅｎ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ｏｎ　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１８９７－１９３８，Ｌｏｎｄｏｎ：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９，

ｐｐ．３１－３３；Ｐ．Ａ．Ｉｇｂａｆｅ，“Ｔｈｅ　Ｐｒｅ－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ｎ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ｉｎ　Ｉ．Ａ．



贸活动已由奥巴掌控，而越往后，有头衔的酋长参与越多。１５世纪晚期以来的贝
宁—欧洲关系史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埃瓦雷时代见证了贝宁巨型社区政府系统的成型。此后，它基本不变地延续了

４个世纪，直到１８９７年被英国人占领。与此同时，埃瓦雷时代也成为贝宁 “帝国”

史的初始阶段，其全盛期一直延续到１７世纪初。在 “帝国”时代，贝宁社会最初的

地方性和公社性与专横的政治和文化话语发生了矛盾。然而，形成和管辖 “帝国”

的原则与制度 （并不罢黜征服土地上的当地统治者，奥巴的亲属和追随者迁移到人

烟稀少之地，贝宁的管理人员并不住在 “殖民地”而是住在贝宁城里，复制贝宁支

持奥巴权威的相同意识形态 “支柱”）证明，在英国占领之时，贝宁仍然是一个由

社会政治各不相同的 “行省”参加的巨型社区。该巨型社区设法吸收并 “重新诠释”

那些专横的话语元素，它们可能看起来与本质为地方形式的社会政治结构格格不入。

贝宁巨型社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面积相当广阔的疆域与多层次的复杂社会

秩序整合到一起，并建立在得到领土原则补充的改造过的亲属框架之上。这个框架

的背景从该社群继承而来，其 “纵向”组织起来的延伸家庭不仅在内部保留着亲属

关系，而且彼此也用邻里间的 “横向”联系作为补充。

于是，贝宁社群以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交织为特点，并以亲属关系为主导。以

社群作为样板机构，贝宁王国的形成方式就是把超社区的社会政治机构与社群的机

构相提并论，其中基本的社会联系是亲属关系 （长辈—晚辈）。这对本文的讨论特别

重要。其中，户主的作用毋庸置疑。

地域纽带的重要性在巨型社区形成过程中与形成后都显著增强，但这种纽带建

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亲属关系和社会政治组织的现实之上。亲属关系是整个政府系

统的底色，从基层贯穿至顶层。①在比尼人的世界观中，社群永远是整个宇宙的中

心。更有甚者，比尼人认为唯有公社社会能与宇宙的结构比肩。② 因此，当王国超

级复杂的社会政治结构产生时，社区不仅保存了自己，且在整个贝宁历史上一直是

样板，是包罗万象的社会政治机构，是真正的社会中心。尽管在它上面建立了许多

复杂的层次，③ 但它仍在复制巨型社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子系统时，以及协

调其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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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Ａｋｉｎｊｏｇｂ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ｓｏｂａ，ｅｄｓ．，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ｌｅ－
Ｉｆ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ｆ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０，ｐｐ．２８－３４．

①　Ｒ．Ｅ．Ｂｒａｄｂｕｒｙ，Ｔｈｅ　Ｂｅｎ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ｄｏ－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Ｎｉｇｅｒ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５７，ｐ．３１．

Д．М．Бондаренко，Бениннаканунепервыхконmакmовсевропейцами，Человек，

Общесmво，Власmь，М．：ИнститутАфрикиРАН，１９９５，ｃ．２５－８９．
Ｒ．Ｅ．Ｂｒａｄｂｕｒｙ，“Ｆａｔｈｅｒｓ，Ｅｌ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Ｇｈｏｓｔｓ　ｉｎ　Ｅｄ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ｉｎ　Ｍ．Ｂａｎｔｏｎ，ｅ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Ｔａｖｉｓｔｏｃｋ，１９６６，ｐ．１２９．



由此可以断言，巨型社区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大型政治实体，是国家的一种另类
网络选项。它表明，在向前进化的步伐中，以酋邦为基础的政治实体要免于崩溃，

并非只有成为国家一种可能。这一步的本质是将亲属关系的大家庭社区样板扩展到
多个超社区的层次，而整个社会的涵盖范围仍然是从地方层次直接向上延伸。①

１３—１９世纪贝宁王国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但绝非唯一的例证 （见表２）。

表２　贝宁政治实体的演进动力

时代

标志　　　　　　　　
约１０世纪 约１３世纪中叶 约１５世纪晚期 １８９７年

纪念性建筑 － － ＋ ＋

城市化 ？ ＋ ＋ ＋

文字 － － － －

官僚机构 － － － －

法律 － － ＋ ＋

讨论与小结

早期 （原始）国家可在各类自然环境中形成。国家起源会受到各种因素影响，
如生态、农业、人口增长、内部冲突加剧、发明、传播、战争与征服、外部影响、

长途贸易和意识形态等。但上述各因素没有一个是主要的和无处不在的。政治实体
的产生是受各种因素影响的复杂过程，取决于各种随机变量的结合。

最近应用大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向国家形态的转变倾向于发生在人口不到１０
万的政治实体中。② 但也有明显的例外，如游牧帝国或大型农业社区。这些政治实
体无须形成官僚体制就能把大量群众团结起来。③

与构建等级社会 （酋邦、早期和成熟国家）并驾齐驱的，是另一种社会进化方
向或路线———采用平序或合作策略的社会。这些策略见证了社会类型的两种极端变
体：一端是酋邦和国家，另一端是复杂的平序社会。两者之间则是经济制度、政治
制度与意识形态形式极为多样的政治实体。这表明社会进化始终是多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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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Ｍ．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Ｔｈｅ　Ｂｅｎ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１３ｔｈ－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Ｍｅｇ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Ｓｏｃ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ｉｎ　Ｄ．Ｍ．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Ｓ．Ａ．Ｋｏｗａｌｅ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Ｄ．Ｂ．Ｓｍａｌｌ，ｅｄｓ．，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ｐｐ．３５０－３５１．
Ｐ．Ｔｕｒｃｈｉｎ　ｅｔ　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ｔｏ　Ｓｔａｔｅｈｏｏｄ：Ｏｌｄ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ＳｏｃＡｒＸｉ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２０１８，ｐ．１１．
Ｎ．Ｎ．Ｋｒａｄｉｎ，Ｎｏｍａｄｓ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Ｍｏｓｃｏｗ：Ｋｒａｓａｎｄ，２０１４；Ｄ．Ｍ．
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Ｈｏｍｏａｒｃｈｙ：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１３ｔｈ－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Ｂｅｎｉｎ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ｓ　ａ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　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ｏｃｉｅｔｙ；Ｄ．Ｇｒａｅｂｅｒ　ａｎｄ　Ｄ．
Ｗｅｎｇｒｏｗ，Ｔｈｅ　Ｄａｗｎ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尚需强调的是，不仅在社会网络大群体与合作大群体之间，而且在它们内部也
有许多选项。基于网络策略的 “早期国家”，就其定义而言，并非前工业化阶段网络
超级社会唯一可能和已知的形式。

大约公元前８００年形成的玛雅诸政治实体，并没有等级结构、贵族控制或集权
的证据。复杂酋邦在公元前６００—前５００年发展起来，并在公元前３世纪到前２世
纪迅速转变为早期国家。前殖民时代的贝宁沿一条不同的路径发展。贝宁巨型社区
的复杂性及其 “网络取向”不亚于玛雅早期国家，但却不能将它说成是一个国家，

因其建立在投射到超社区政治整合的亲属原则之上。亲属关系优先原则会抑制官僚
体制的形成，而无官僚体制即无所谓国家。巨型社区并非采用合作策略的早期国家，

而是网络策略的另类选项。

巨型社区类型社会中，王权机构 “被当代人理解为将他们熟悉的结构从非国家
组织转变为更高的管理层次”，“成为一种建立在传统社区之上、但仍考虑它们性质
的超级组织”。① 此种社会曾广泛分布于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古代和中世纪的南亚与
东南亚。② 因此可以这样说，巨型社区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类型，是国家的另类选项。

这表明，酋邦一类政治实体在演进的方向上，并非只有成为国家一种可能。

人们通常认为，文字在官僚制度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功能是实用
性和行政管理。③ 但在玛雅文化中，早期文字主要与祭祀和意识形态相关，在行政
领域的作用并不明显 （尽管有这种推测）。当然，这可能是由于文字材料保存情况不
同造成的。显而易见，文字本身不足以作为国家的标志。在热带非洲，除了巴穆姆
苏丹国曾在１９世纪末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外，所有早期国家都没有原创的文字系统。

但在此时，其政治实体已被纳入德国的喀麦隆殖民地。众所周知，巴穆姆文字的发
明是外部刺激的结果。④

宗教和仪式是确保贵族群体对其余人群实施有形与象征性统治的极为重要的手

段。它们也是用于统一和政治整合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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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玛雅低地，自公元前１世纪中叶开始，祖先崇拜似乎成了主流的祭拜形式，

并持续到古典期。最初，群体认同可能是通过在Ｅ型建筑群内举办的公共仪式来表
达和维持的。公元前６００—前５００年，神祇与自然力形象出现，标志着新意识形态
的发展。到公元前２世纪，王室意识形态建基于玉米神是第一位统治者的神话。王
室祖先受到尊崇，但最高神祇则在国家层面被膜拜。三元建筑群可能与后来古典期
诸多玛雅政治实体中存在的三位一体守护神有关。祖先崇拜是贝宁人世界观的基础，

随着巨型社区权力机构的确立和强化，最高统治者的祖先崇拜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城市聚落和纪念性建筑是国家和文明的重要特征。所选两个案例都见证了城市
化。这对历史上围绕一个城市中心及其周边区域形成的小型政治实体 （以城邦国家
或 “诺姆”而知名）来说，尤其如此。尽管它们可能发展成更大的军事政治实体
（“帝国”），但其中心城市最初的作用仍然得以保持。玛雅低地诸王国就是典型小政
治实体的例子。约公元前３世纪，首都的重要性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官方的王朝
头衔 （或徽章铭文）与原来的权力中心紧密相关，即便迁都，统治者仍保留着旧的
徽章铭文。１５世纪，贝宁从一个小政治实体发展成一个较大的 “帝国”，但 “大贝
宁”城仍保持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键地位。

在两个研究案例中，纪念性建筑的位置也存在显著差异。在低地玛雅，非实用
性祭祀建筑 （Ｅ型建筑群与三元建筑群）的出现可作为社会和政治转型的重要标志。

起初，它们与社群认同和仪式系统相关，随着酋邦形成，巨大平台和金字塔的营建
就成了中心和次级统治者的重要特权。在贝宁，纪念性建筑的规模小于玛雅低地。

巨大的土筑和石砌金字塔似乎反映了玛雅 （及较大的中美洲）文明最明确的特征。

总而言之，国家起源的过程应该可与新石器革命比肩 （指农业起源———译者
注）：由于各种条件风云际会的组合，“文明”或 “早期国家”某阶段一些典型标志
的出现可能会有先后。因此，我们能经常见到，“文明”阶段要比 “国家”制度出现
得早。这表明，国家起源是多因素和多变量的过程。这一 “永恒”难题研究的后续
愿景将与比较研究①和中程理论的建设形影相随。②

（译者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译审者易建平，华南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教授；陈淳，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晁天义〕

·５６１·

比较视角下的国家起源动力

①

②

Ｐ．Ｐｅｒｅｇｒｉｎｅ，“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Ａｒｃｈａｅｏ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１２，ｎｏ．３ （Ｓｅｐ．２００４）．
Ｒ．Ｅｌｌ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ｖｏｌ．１６，ｎｏ．２ （Ｊｕｎ．２０１０）．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ｕｎｅａｒｔｈｅｄ　ｉｎ　ｓｉｔ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Ｅｒｌｉｔｏｕ　ｉｎ　Ｙａｎｓｈｉ　ａｎｄ　Ｎａｎｚｈａｉ　ｉｎ　Ｙｉｃｈｕａｎ，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ｓｈａｒ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ｅｔｓ　ｏｆ
ｐｏｔｔｅｒｙ　ａｎｄ　ｂｒｏｎｚ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ｌｉｔｏ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ｇｉｖ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ｏｍｅ　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ｂｒｏｎｚｅ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ｃａ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Ｓｈ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ｒ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ｒａ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ｕｔ　ａｋ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Ｅｒｌｉｔｏｕ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ｔｙｌｅ，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ｗｅｒ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Ｅｒｌｉｔｏｕ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ｉｓ　ｅａｒｌｙ　ｉｄ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ｒｉｐｔ　ｗａｓ
ａ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ｎｕｒｔｕｒｅｄ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ａｎ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ｖｅｓｓｅｌｓ　ａｎｄ
ｓｃｒｉｐｔ，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ｅ”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Ｈ．Ｍｏｒｇ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Ｙｉ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１２１·

Ｉ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ｔｈｅ　ｐｒｏｔｒａｃｔｅｄ　ｓｐｌｉ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ｅ”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ｓｔｉｃ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ｗｉｓ　Ｈ．Ｍｏｒｇａｎ’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Ｉｎ　ｆａｃｔ，“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ｏｒｇａｎ’
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１）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２）
ａ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３）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ｗｏ．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ｓｔａｔｅ”ａｓ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Ｍｏｒｇａｎ’ｓ　ｖｉｅｗ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ｙｐｅ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ｈｕｎｄｒｅｄｓ　ｏｆ　ｙｅａｒｓ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ｓ　ｄｉ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ｙｐｅ；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ｙｐｅ　ｗａｓ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ｅ，”ｏｒ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ｊｕｓｔ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ａｔｅｒ．Ｍｏｒｇ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ｓｔａｔｅ”ｈａｖ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ｌａｗｓ．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ｕｓｉｎｇ　Ｍｏｒｇａｎ’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ｅｎｓｅ　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ｆｏｕｎｄ　ａｎ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ｉｋｏｌａｙ　Ｈ.Ｋｒａｄｉｎ，Ｄｍｉｔｒｉ　Ｄ.Ｂｅｌｉａｅｖ　ａｎｄ　Ｄｍｉｔｒｉ　Ｍ.Ｂｏｎｄａｒｅｎｋｏ·１４５·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ｉｓ　ｎｏｗ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ｃｏｌｏｇ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ｗ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ｏｒ（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ｍｐａｃｔ．Ｔｈｅ
ｒａｎｄｏｍ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７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ｔ　ｏｎ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ａｒｅ　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ａｔ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
ｈｅｔ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ｔｙ－ｓｔａｔｅｓ，ａｎｄ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ｅ　ａ　ｇｒｅａｔ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Ｔｈｅ　Ｍａｙ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ｔ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ｈｏｗ　ｎ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ｅｎｉｎ　ｍｅｇ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ｒｅ　ｂｕｉｌｔ　ｏ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ｐｒａ－ｃｏｍｍｕ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ｖ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ｃａｓｅ　ｔｏ　ｃａｓｅ，ｇｉｖ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ｓ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ｉｎｅａ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Ｇａｒｙ　Ｆｅｉｎｍａｎ·１６６·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ｓ　ｄｅｅｐ　ｐａｓｔ，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ｒｅｌｉａｎｔ　ｏｎ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ｌａｒｇｅｌｙ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ｓｔｅｅｐ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ｏ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Ａｓ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ｔｈ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ｄｕｒａｂｌｅ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ｗａｓ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ｈｅｓ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ｌ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ｈａｌｆ－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ａｒ）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ｙｅ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ｈｅ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ａｌｓｏ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ｄｉｄ　ｎｏｔ
ａｃ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ｔａ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ｗｅｒｅ　ｒｅｃｏｒｄｅｄ．Ｎｅｗ　ｔｅｎｅｔ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ｕｉｌｄ　ｏｎ　ｗ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ａｒ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ｌｏｏｋｓ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ｌｅ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ｏｆ　１７６８Ｒｅ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Ｍａｏ　Ｗｅｉ·１８５·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ｏｆ　１７６８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ｆａｍｏｕｓ　ｂ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　Ｐｈｉｌｉｐ　Ａ．Ｋｕｈｎ，ｗｈｏｓｅ　Ｓｏｕｌ　Ｓｔｅａｌｅｒ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ｒｃｅｒｙ　Ｓｃａｒｅ　ｏｆ　１７６８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ｗｉｄｅ　ａｃｃｌａｉｍ．Ｈｏｗｅｖｅｒ，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Ｋｕｈｎ’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ｓｔｅａｌ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ｔｏ　ｐｕｒｇｅ　ｔｈｅ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ｍｅｒｅｌｙ　ａ　ｍｉｃｒｏｃｏ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ｎｅｏｕｓ　ｍｏｎａｒｃｈ’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ｗａｓ，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ｏｔ　Ｑｉａｎｌｏｎｇ　ｗｈｏ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ｕｈｎ’ｓ　ｍ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Ｓｏｕｌ　Ｓｔｅａｌｅｒｓ．Ｋｕｈｎ’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ｉｎｏｒ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ｎｄ　ｒｅｍｉｎｄｓ　ｕ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ｏｂｒ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ｓｔｓ．

·８０２·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年第６期


